湖南大学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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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湖大之前，湖大给我的印象仅有古老二字，这个名字所引发的联想，不外乎唐诗宋词、朱张理学；而在四年之后，我却总觉得这是一个博尔赫斯式的后现代作品，时空在这里交织变幻，正如博氏所喜欢的盘径交错的花园一般。

在岳麓书院之前，岳麓山是一个清修之地，这里只有“湖湘第一道场”的云麓宫和麓山寺，岳麓书院的出现，使得儒释道三家在这座海拔只有197米的山上，糅合的如此平整，堪称湖南文化人心中的耶路撒冷。而那些岳麓书院的缔造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辛辛苦苦建造起一座企图让读书人避开红尘扰攘安心读圣贤书的象牙塔——岳麓书院，居然在千年以后演化成了一座没有围墙，公交车横行，车水马龙，和闹市汇聚一体的大学，这就是千年学府湖南大学。
我一直认为湖大的建筑风格是矛盾的，但是又是和谐统一的，古典和现代，甚至幻想的外星文明的完美结合，哲学里面说，世界上所有最有魅力的东西一定包含着最深刻的矛盾，它也是拥有那样的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富有才华的莘莘学子。

它拥有最幽静的书院和后山，又有着最喧哗的校区，继承着最古老的历史，又流行着最新潮的思想，受这种风格潜移默化的影响，它的学生无疑也都成为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具有最宁静和内心和最开放的思想，正如湖大那个千年幽幽的庭院和喧嚣起伏的校园。

步入湖南大学的第一印象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古典和现代梦幻的国度。校园正中是东方红广场，这也是长沙过去的标志性广场，那座高耸的毛主席像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新生们往往因此而受到老生的戏弄，在被提问“毛主席举左手还是举右手”时冥思苦想，最后得到的答案却是“不举手”。你刚刚才路过毛主席像后面巍巍的岳麓山和图书馆门前悠然的自卑亭，马上又看到一座气势辉煌的红墙玻璃的现代化大楼——复临舍，你刚刚沉醉于新建成的酷似外星人建筑风格的法学大楼，然后走到大礼堂与岳麓书院门前，你马上又会怀疑时光倒流，你回到了若干年前某个朝代，你穿着书生的打扮，信步走在幽深的庭院里，聆听古老的钟声似乎在传递千年的谕旨。
然而，湖南大学建筑的最大一个特点，可以说全国独一无二的特点应该是在于：它没有校门，也没有围墙。

据不完全统计，湖大百分之九十九的新生会在开学的时候去问招生的老师，湖大的校门和围墙在什么地方，而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会遭遇到一个白眼加一句长沙话，冒得。

尽管有着很大的争议，今年，湖大最终还是决定要修一个校门了。个中原因，估计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让毛主席当年应湖大校长李达先生邀请亲笔为湖大题写的校名有个稳定的地方安置，不需要随着湖大办公楼的迁移而一再搬迁。当校门方案最终敲定的时候，师生们都长舒一口气，因为新建的校门依然是“无招胜有招”，刻着校名的石碑不是如众多学校一样横卧入校的主路上逼着人选择到底“左倾”还是“右倾”，而是安然地与老图书馆的两根石柱斜卧一旁，留出正中的位置，用它的开放吞吐着湖湘道脉与天下英才。
湖大的学生，在湖大这个没有校门没有围墙的学校，天生练就了一生闹市里求学的本领，在湖大几个著名的教学重地上过课的同学都知道，每天坐在教室抬头低头间就可以看见窗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耳朵里总是萦绕着“到火车站，火车站的，1块……“的吆喝，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才能最锻炼一个人的内心的宁静,所谓大隐隐于市，毛主席也曾经说过，在闹市里读书才是真正的读书。我怀疑湖大的领导都是毛主席这句话的忠实粉丝，所以一直没有把学校的围墙建筑起来。
没有围墙这个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学生的性格，某种意义上来说，围墙意味着一种象牙塔的封闭，一种过滤掉世俗万丈红尘的纷纷扰扰，意味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清高。而在湖大学生的字典里，没有围墙这个概念，这个暗示就象湖大的前身岳麓书院的前辈高人告诉我们那句“经世致用”,”通晓时务”、“留心经济”的学训一样，在这个开放的环境里，湖大学生很早就都融入这个社会。
他们可以早上还在宁静的岳麓书院里晨读，下午就可以跑到麦当劳拉拉足球比赛的赞助，晚上又会出现在某个讲座的教室里忙忙碌碌，午夜的时候又会挑灯夜读。这是我认识的很多湖大学子的写照。他们和我一样，和这个学校一样，传统而新潮，宁静而喧闹，矛盾并快乐地成长着。

<2>

湖南大学的另一个矛盾而又和谐统一之处，在于人文与理工。岳麓书院的人文传统，已经不必不厌其烦地加以赘述，光是那一个个名字就足以写出一部百万字的巨著。在更名为湖南大学之后，著名的国学大师杨树达、金克木、哈耶克的中文首译者周德伟、经济学界“南任北马(马寅初)”之一的任凯南、罗马法泰斗周枬等人都曾先后任教于此。而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湖南大学的文科全部分出到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却又吸纳了多所大学的土木、建筑等方面的专业，改建成为一个工科学校。从1952年到1998年长达四十六年的历史中，湖大都是一个隶属于机械部的理工科大学。
虽然大师们调离了这里，但在任何时候只要说到湖南大学,就不得不提到它的一座后山和一个后花园,那就是岳麓山和岳麓书院.其实,说岳麓书院是后花园有点低估它的地位,其实那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只要岳麓山还在，岳麓书院还在，湖大的千年文脉就能够一直传承下来。想象一下，每月、每周甚至每天去书院里晨读、反复的体味书院中的那些碑铭，流连于朱熹、张栻、王阳明等人曾经徜徉冥思的院落，不管你学的是土木还是机械，不管你读的是电子还是化工，四年下来，书院里那种特有的书香熏染，足以让一个理工科学生充满诗人的气质与情怀。
而当湖南大学开始逐渐重建它的文科，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之后，这种人文与理工的交错就表现的更加明显。岳麓书院的千年弦歌构成了它的大传统，而52年之后四十多年的理工科学校经历则构成了小传统，两种传统的融汇使得湖南大学迅速地重新成为了一个综合性大学，一个有些风格独特的大学。当你看到一个学生整天泡在电脑前将DIY精神发挥到极致、拿下网站制作竞赛一等奖并且顺便也当当黑客，你不要奇怪这可能是一个法学院的学生；而当你看到一个学生一袭白衣胜雪的长袍在书院中浅吟低唱自己的诗词歌赋，也不要奇怪这可能是一个土木学院的学生。事实上，与书院不可分割的那位开创了新乡土诗派的著名诗人江堤，就是湖南大学的机械系毕业生。虽然斯人已逝，然而诗人的灵魂却依然守护着这座千年庭院和这里的学子。
<3>

关于岳麓书院和湖南大学一脉相承的历史说三天也说不完,作为一个湖大的学子,仅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湖大和岳麓山的关系就不一般,因为湖大师生上山都不需要门票，还因为这个原因和中南大学，湖南师大发生过论战（因为中南大学和湖南师大都在岳麓山脚下，却只有湖大学子享受免费去旅游区，要知道岳麓山属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风景名胜景区）。至于岳麓书院，现在已经是属于湖大的一个学院，那些被冠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的先生们，总是比起别的专业的教授让我们多一层羡慕与景仰。
有一种说法是，所有的学术都是起源于宗教，比如欧洲中世纪,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是修道院和教堂,因为那个时候欧洲的科学就是从修道院几个教士研究针尖上究竟站几个天使发展起来的.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对于岳麓山来说，这座山就太有文化了。山脚下的岳麓书院是儒家思想的圣地,半山腰一座麓山寺,是佛教脱离凡尘的足迹;山顶的云麓宫,体现了道家与世无争,清静遁世的态度.

“入而儒，出而道，逃而佛”，这是人生的三种境界。儒家主张入世，经世致用；道家主张出世，清静无为；佛家主张逃世，脱离凡尘。且不论这三种态度孰好孰坏，每一次登这座山读这座山时，你就会领悟到这三者皆缩影于这座山，缩影于你的攀登之中。
关于这座山和这座书院充满了如此多的传奇故事,仿佛让每一片枫叶和落花都沾满了光辉.每一次我攀登的时候,都会产生幻想,幻想山脚,山腰,山顶这三种不同哲学的根在发出闪闪的光芒,幻想岳麓山每棵高大的枫香树都是一个思想的结晶.

<4>

除了前程儒佛道在岳麓山留下的不计其数的传奇典故以外,湖大学子里面关于岳麓山也有着种种美好的传说,其中一个比较出名的是,据说,在半夜12点整,一定要整,在岳麓山半山腰一口井里打出来的泉水,如果让自己心爱的人喝了,就会让他(她)爱上自己.

刚听说这个传说的时候,还是大一,由于我们系光棍比较多,大家都群情激昂,那天晚上大家一拨一拨人马上山,在那口传说中的井边排起一条长队,好不壮观!

第二天,班上的女生都被我们花言巧语地灌下了每人那瓶半夜打来的神水,然后我们都在等待奇迹的出现.

第三天,奇迹出现了,岳麓山神水显出威力了,班上女生都没来上课,我们正在纳闷,后来一个唯一没有喝过水的女生来了,告诉我们其他女生都因为拉肚子不能来上课了.从那以后,谁也没敢再提岳麓山求爱神水的事.

另外一个传统也在同学中很流行,那就是毕业的时候,把自己和自己爱的人的名字一起刻在岳麓书院后面的竹林上,所以,每年到了六月份凤凰花飞毕业的时节,就可以在那片竹林中看到一大群人,拿着小刀,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地在竹子上留下自己对湖大对岳麓山最后的痕迹.

<5>

湖南大学继承了湖湘学派的精髓，在做学问的时候能够安于象牙塔，一心研究，然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湖大学子们也不会袖手旁观，而是投笔从戎，英勇赴义。

远的可以追溯到宋末时期,当年蒙古大军挥师南下,在攻打长沙城的时候,遭到岳麓书院几百弟子的顽强抵抗,当时一战,风雨为之变色,草木为之含悲,如果我有金庸的文笔描写下来,一定又是一篇荡气回肠的武侠小说,最后,几百弟子全部牺牲,成为可歌可泣的佳话.

在中国革命如火如荼的时期，当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曾在岳麓书院寄读一年多，书院讲堂“实事求是”的横匾，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他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历史上，岳麓书院曾由于历代战火摧毁，七毁七建。最后一次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出动二十七架飞机，对湖南大学进行轮番轰炸，整个校园被摧毁殆尽，残留的仅有两根石柱,至今以独特的类似圆明园的遗迹的艺术效果在缅怀历史。七毁七建的经历，充分显示了岳麓书院的生命力和它顽强复生的人文精神！
八年抗战，在湖南大学留下的不仅是断壁残垣的悲壮，同时还有同仇敌忾的豪迈和燕然勒石的喜悦。湖大学子中，走出国共双方的众多将星，其中不少人为国捐躯，至今岳麓山上仍是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清明时节都有学生自发拜谒。湖南大学大礼堂，曾经是长沙会战的司令部，据说至今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在这里仍然能隐隐听到枪炮轰鸣。1945年9月15日，在当时的湖南大学科学馆（今天的湖南大学校办公楼）一间教室里，举行了湖南地区受降仪式，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将军在这里接受了日军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的投降，标志着抗战中最为惨烈的湖南战场迎来了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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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大就是这样一个可爱又可敬的学校，文章的最后，我愿意用我四年以前作为一个新生入学时，一个学长的寄语作为结尾：

大学就是因为有了那些人，那些事，才变得不同，请好好珍惜这四年时光，让岳麓书院的灵气沾满你每一片展翅欲飞的羽毛上……

